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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說著話船已到岸。劉雲說道：「此船不准擅動，我到虹橋鎮請朋友去，還許同我進山呢。」嘍卒水手一齊答應。劉雲並由腰中

掏出二兩碎銀子，賞給水手與嘍卒，下船向虹橋鎮悅來店走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在了店房，銀龍見劉雲回來，不勝之喜，遂叫道：

「賢弟探山之事如何？秦尤可曾落於連雲山否？」劉雲答道：「秦尤落在連雲山了。」劉雲便將在山內所作所為，從頭至尾細細說

了一遍，直說道：「老賊明天晚晌二更天時，要偕同小弟按圖查看山寨，並要將圖送與小弟。查到八鬆嶺時，並且還要與我講演一

段故事。」劉雲說到此處，蕭銀龍問道：「八鬆嶺是什麼所在？賢弟可曾知曉？」劉雲說道：「那八鬆嶺乃是老賊立的墳地。棺材

可丘著呢，並未入土。」蕭銀龍復又問道：「賢弟你可知道那老寨主姓字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知道，叫虎頭大王方衝。」蕭銀龍復

又問道：「山中就屬誰武藝高強？」劉雲說道：「就是虎頭大王方衝，其餘都在張德福之下。但是這個老東西，你我弟兄恐怕俱都

不是人家的敵手。」蕭銀龍復又問道：「賢弟可能將我們帶進連雲山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豈有不行之理？我是全山的查山寨主，嘍

卒們哪一個敢不從命？況且我跟他們說啦，我到外面邀請朋友去，老寨主若將山讓給我之時，我不能似老寨主那樣不振作，必然得

作買賣，嘍卒們還是很歡迎我。」蕭銀龍聽到此處，計上心頭，叫道：「劉賢弟，捉拿秦尤與老寨主易如反掌。今夜你將我與秦浩

遠大哥、賈明五哥，帶到連雲山的八鬆嶺埋伏，單等老賊與賢弟到八鬆嶺之時，出其不意，謀而殺之，猶如探囊取物耳。」連雲山

三面是水，一面通旱路，不會水的人，不敢進山，因為蕭銀龍與賈明、秦浩遠三人俱都善於水性。三人商議已畢，收拾利便，俱都

貼身暗帶水靠，兵刃暗器等帶好，夠奔連雲山。水手嘍卒等候多時，見劉雲借同三位上了小船。這幾人問道：「劉寨主，這是您的

朋友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這都是我的莫逆朋友，將來俱都薦在山中，大家同吃一碗飯呢。」水手嘍卒聞聽，也不疑惑，搖動槳櫓向

前行船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山裡，眾人棄舟登路，劉雲領著三位，由小路繞至八鬆嶺埋伏去了，暫且不表。且說劉雲回到外寨下房，

歇息片刻，吃飯喝茶等事，不必細表。天至二更時候，劉雲進內寨外書房，老寨主早已等候多時，見劉雲進得外書房，老寨主含笑

說道：「劉寨主請坐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在老寨主面前，哪有晚生座位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且坐下，爾我喝一杯茶，咱們便起身查

山。」二人喝茶已畢，老寨主與劉雲遂起身夠奔八鬆嶺而來。來到八鬆嶺，借著月光，老寨主遂由袖中取出地圖一張，指示劉云：

水田若干，旱田若干，並哪有竹林，哪有江葦，詳細指示。比及看到八鬆嶺，老英雄道：「因此處有八棵大松樹，老夫將此地命名

為八鬆嶺。皆因為昔年老夫游江，在江面之上，看見一桅桿從上游漂來，老夫遂叫嘍卒打撈船桅。眾人將船桅打撈出水，見船桅上

有一姑娘，年方八九歲，老夫遂打發人請了一位婆子，將那姑娘救醒。」方說到此處，就聽有人喊道：「此樹是我栽，此山是我

開，要得從此過，必須留下買路財。牙繃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埋！」　　老英雄聞聽，大聲喝道：「什麼人大膽？老寨主在

此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在這兒等你好大半天啦。」說著話，一字杵摟頭蓋頂便打。老英雄是藝高人膽大，並未帶著傢伙，空著手

與三人動手，將三個累的汗如雨下，近不了老英雄的身。劉雲一看，工夫戰大了，三個必然得落敗，劉雲遂在旁高聲叫道：「老寨

主且請後退！殺雞焉用牛刀？這群東西們不是鷹爪，便是綠林道，前來搶奪我們這座連雲山。」老英雄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劉寨主可

曾帶兵刃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全都預備好啦，你請後退吧。」老英雄遂向西北一縱身軀，縱出去五七尺遠。蕭銀龍等向東南縱去。

劉雲一個箭步，躥到戰場當中，面向東南叫道：「小小毛賊！也不仔細打聽打聽，敢來到連雲山無禮！」說著話，對著銀龍一仰

手，一翻身兩揚手，四個毒蒺藜奔老寨主左右並肩穴及左右腿腋打去。老寨主左右兩閃，腳未站穩，又一個毒蒺藜直奔襠中打來，

老頭子一縱身軀，稍為遲慢一點，這一個毒蒺藜正中在大腿偏面。老英雄罵道：「好一個賊子劉雲！我施恩相待於你，你反勾結賊

匪前來謀殺老夫！頭上尚有青天，恐人容天不容，自有你的報應。」劉雲說：「你是無恥的賊，人面獸心！我打你為是給黎民百姓

除害，今天是你報應到啦！」老英雄哈哈一笑，回頭便跑，劉雲等在後面追趕，老英雄跑的甚快，小弟兄四人追之不及。蕭銀龍說

道：「怎麼明明中上毒蒺藜，他怎麼猶如沒事人兒一樣呢？」劉雲說道：「他是練家子，今年七十八歲，尚且狎褻少女呢，他有吸

取真陽之法。」這都是張德福與劉雲說的話，言說老寨主狎少女，吸取真陽。「他的氣血足壯，藥力行的慢。他縱有托天的本事，

也跑不出去十里地去。」四個人說著話，仍然緊緊追趕，無奈老英雄愈跑愈快，將四位小弟兄落在了後面足有一里來地。跑出去有

二里多地去，老英雄向東一拐，就見前面來一對紗燈，甚為明亮，就聽嬌聲細語說道：「老爺子，怎麼啦？」老英雄一看原來是自

己義女，說道：「老夫受了藥喂毒蒺藜的傷啦。劉雲勾結外人，前來奪山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傷勢輕重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不要緊。

」

　　姑娘說道：「你回後寨治傷，然後你便打發人抓這四個小輩來。」

　　語畢，讓過老寨主，後邊四人已經趕到。姑娘摘跨虎籃，劫住四位少年英雄，秦浩遠被獲遭擒，引出悅來店姐弟相認。

　　話說劉雲用藥喂毒蒺藜傷了老寨主，以為老寨主必然被獲遭擒，不想老寨主是愈跑愈快，劉雲手提十三節亮銀鞭在前，秦浩

遠、蕭銀龍、金頭虎、賈明等四小英雄隨在背後，緊緊追趕。正在向前追趕之際，忽見前面來了一對紅紗燈，閃出一位如花似玉的

姑娘，攔住要路，放過老寨主，亮出兵刃。劉雲一抖十三節亮銀鞭，說道：「什麼丫頭？這樣大膽！竟敢攔住我們的去路。」直奔

姑娘面前而來。兩對白紗燈紅字，上書「連雲山內寨」。燈燭輝煌，異常明亮。姑娘是心中有事，在劉雲向前走的時候，就注目在

劉雲身上，比及劉雲來至切近，姑娘一看，果然劉雲是豹子眼，大眼睛，圓臉膛，正是兄弟劉云。

　　但不知何以至此。又想起船中遇難事，姑娘一陣心酸，幾乎落下淚來。方要開口叫道：「這不是兄弟劉雲嗎？」未及開口，劉

雲的十三節亮銀鞭嘩啦一聲響，直奔姑娘點去。姑娘雙手擎著跨虎籃，並不還招，急忙閃躲。劉雲是得著理啦，十三節亮銀鞭上下

翻飛，銀蛇亂躥，一招緊似一招，恨不得將姑娘一鞭結果性命，方解心頭之恨。姑娘由始至終並不還手，只是向後倒退。再向後退

就是江汊子了，姑娘站的是下坡，劉雲站在上坡，趕來趕去，將姑娘趕的離水邊切近。姑娘說了一句：「劉雲，你是我兄弟。」劉

雲呸的一口，向姑娘唾去，說道：「誰是你兄弟？別不要臉，著鞭吧！」姑娘一看，再往後退，就該落水啦，遂向前一遞跨虎籃，

將劉雲的鞭穗子捋住，這才往下一帶手，劉雲跟隨跨虎籃向就地爬去，姑娘恐怕山石傷了劉雲的臉，未等劉雲爬下，向上一提跨虎

籃，劉雲翻身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姑娘一手向上提著鞭穗，一手擎著跨虎籃，有心要下毒手，愈看愈是自己一乳同胞的兄弟，姑

娘此時真是猶如刀攪心腸一般，一抬腿照定劉雲肋下一腳踢去，口中叫道：「冤家你去吧！」一腳將劉雲踢了一溜滾，墜入江漢子

中去了。列位，劉雲仰面躺在山坡之時，秦浩遠已經趕到，要不然姑娘便將劉雲捉住了，因為不得下手，又不肯傷了他，所以暗將

劉雲釋放。秦浩遠來到姑娘切近，叫道：「好丫頭，你膽敢戰敗我弟！」話到人也到啦。姑娘一看，原來此人空手，並沒有傢伙，

姑娘方在納悶之時，就聽嘩啦一聲響，雞爪鏈子雙錘由腰間拉出，照定姑娘胸前打來。姑娘向前一遞右手跨虎籃，只一個照面，便

將秦浩遠的雞爪鏈子錘捋住一隻，秦浩遠那只鏈子錘方要變招，姑娘左手的跨虎籃便向秦浩遠腕子剪去，秦浩遠方要撒手拋錘，焉

得能夠？皆因為秦浩遠方才說了一句「丫頭戰敗我弟」，姑娘暗想，必與兄弟有關係，所以未剪秦爺的腕子，向下一帶，秦浩遠趴

伏在地，照定秦爺腰間，便踢了一腳。當時秦浩遠欲想翻身，只覺腰間有如千鉤壓覆一般。姑娘叫道：「婆子過來捆！」蕭銀龍見

秦浩遠被擒，亮出判官雙筆過來動手，雙筆摘解撕捋，與姑娘戰了不到五七個回合，左手的筆被姑娘的跨虎籃捋住，蕭銀龍方才看

得明白，劉雲的鞭被人家捋住，較勁沒有人家力量大，秦爺的傢伙被人家捋住也沒有人家力量大，奪不過來傢伙，自己必然不是人

家的敵手，所以趕緊撒手拋筆，一個箭步躥人水中去了。賈明看罷，一晃悠沖天杵小辮，大聲說道：「這哪裡是姑娘？這是從天上

降下來的夜叉！我留著我這條杵吧，別拋在連雲山。」語畢，噗咚一聲，跳入水去。

　　姑娘一看，四個人跑了三個，只捉住一個，遂叫道：「婆子們！派嘍卒將此人抬回聚義廳，聽候老爺子發落。老爺子若問，就

說我追下賊人去了，不准多說。」婆子不敢不從，叫來嘍卒，抬著秦爺回歸了聚義廳，暫且不提。



　　列位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，姑娘是怎麼來的呢？

　　也必須略事交代。皆因為老寨主與劉雲看圖查山之事，俱都是跟姑娘商議的，老英雄去後，姑娘自己心中思索：前日劉雲一到

連雲山，便用暗器暗算老寨主，今日老寨主與此人查山，倘有意外，如何是好？姑娘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婆子們！掌上後寨紗

燈，趕緊夠奔八鬆嶺，迎接老寨主去。為什麼老寨主這般時候，還不見回來？」說著話，姑娘收拾緊襯，帶上跨虎籃，婆子打著燈

籠在前，姑娘在後，直奔八鬆嶺而來。行至距離八鬆嶺二里之遙，正撞見老寨主在前面跑，劉雲等後面追趕，姑娘問道：「老爺子

這是怎麼啦？」老頭子說道：「中了毒蒺藜啦。」姑娘問道：「何以尚能逃脫賊人之手？毒蒺藜打上，豈能轉側？」老英雄道：

「不要緊，我有破法。」為甚麼蕭銀龍中毒蒺藜會翻身栽倒，老寨主中了毒藜，為何愈跑愈快呢？原來四大鏢頭是聯盟弟兄，這位

老寨主並不叫虎頭大王方衝，在連雲山佔山，乃是不得已而為之，皆因為有姑娘墜累，若不是有姑娘墜累，老英雄早就削髮出家

啦，故此領著義女佔據連雲山，但是不奪不搶，全憑水旱田生活。後寨就是姑娘與老寨主。

　　後寨是三道院子，姑娘住在最後頭的院子，有婆子丫環何候作伴。老寨主住在第二道院子，有老嘍卒伺候。另有書房，姑娘與

老寨主弈棋練武讀書習字，有文武書房，男子不准人中門，有事以敲雲板為令，外面一道院有老嘍卒把門，男女有別，嚴肅異常。

由九歲時老寨主游江，在江中上游飄下來一棵船桅，老寨主派人打撈船桅，見桅桿的篷繩上係著一個小女孩，氣息奄奄，老寨主遂

打發嘍卒到山裡請了寨主的女眷，將姑娘救上船，回歸山寨灌了點姜湯，工夫不大，姑娘甦醒過來。老寨主一問姑娘何以落水，以

及家鄉住處，姑娘遂將身世與老寨主說了一遍。老寨主問姑娘：「你是願意回家認祖歸宗，還是願意在山中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

父在世的時候，凡親戚家族等去投奔俱皆不收，只給十兩銀子路費打發回家，所以族人們沒有認識我的。再者說我又是一個姑娘，

你老人家是山大王，你老人家將我送到杭州，我們本族也不能收留我。你老人家要修好便修到底，你老人家還是將我收留在山中。

」老寨主心中暗想：此事也是無有他法。暫將姑娘收在寨中，並打發人在大江之中打撈死屍。打撈兩晝夜才將總兵老倆口子的屍身

得著，惟不見劉雲屍體。原來劉雲被錢士忠由江沿上救去。劉雲抱著一塊船板子，飄到錢家堡，正趕上錢爺在江沿上閒眺，打發人

撈上岸來回家救醒，遂認為義子，傳授武術。劉雲本是宣化總兵公的後人，三年任滿回家，在江中遇匪，總兵乃兩榜進士出身，兩

箭射死兩個賊人，賊人在山頭上用巨石打船，將船打翻，可憐全家及僕婦人等俱都淹斃。也是蒼天不絕忠臣之後，留下劉雲與姑娘

劉鳳蘭，劉雲被錢爺救去，姑娘被南俠老王靈救去。這位南俠老王靈隱姓埋名，改名叫虎頭大王方衝，合山寨主嘍卒及張德福等，

全都不知道老英雄是南俠老王靈，只姑娘一人知道自己義父隱姓埋名。四路鏢頭是聯盟弟兄，南俠老王靈居長，南路鏢頭就是這位

南俠老王靈，北路鏢頭是勝三爺，東路鏢頭石俊山，西路鏢頭錢士忠。若不隱姓埋名，勝爺當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，必須讓

給南俠，勝爺不敢設立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局。皆因為南俠老王靈不知下落，無處訪察，勝爺才辦的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局。有一

日老哥兒四個在一塊作買賣的時候，聚會在一處，南俠老王靈是老大哥，勸三位兄弟：「不許用毒藥暗器，有傷陰德。」勝爺原先

是三隻金鏢，三隻毒藥鏢，就因為大哥勸說，勝爺棄毒藥鏢，永遠不用，不傳後人。

　　石爺是藥喂的毒龍槐，被大哥一勸，也取消毒藥了。臨到錢爺跟前，老英雄一勸，錢爺笑著對老英雄道：「我的毒蒺藜，最厲

害不過，最好破，若是打在肉厚之處，用二指捏住，取小刀將受傷之處削去毒，就走不了肉裡去啦。」這也是報應循環，絲毫不

爽，一念之善，天必賜之以福，老頭子當初若不是無意中勸三位兄弟取消毒藥暗器，錢爺於無意之中告訴老頭子破法，今日劉雲用

毒蒺藜傷了老英雄，若不是當年聽錢爺告訴破法，焉有老英雄的命在？所以老英雄用刀一削，愈跑愈快，連劉雲都不知道破法，錢

爺授劉雲打法，並未授劉雲破法，這就是老頭子愈跑愈快的緣故。

　　閒文表過，書接正文。劉雲與蕭銀龍、賈明三人順著江汊子逃走，鳧到對岸，就是一片蘆葦，傻小子喊道：「老六！前邊是蘆

葦，先藏在裡頭，脫了衣服過過風吧。」蕭銀龍一聽，心說真是砸鍋匠，人家要追下來，他這是告訴人家呢。劉雲先鳧到葦塘子

裡，蕭銀龍與賈明也來到啦，此時天氣已然東方灼亮，蕭銀龍對劉雲說道：「這回的事情可鬧大啦，別人被擒還不要緊，秦浩遠這

一被人家拿住，這可就費了事啦。他在北京王府當差，倘若至期不歸，被王爺知道，一紙公文下到蘇州府，事情就可大啦。要不然

兵刃落下來，焉有我的命在？我在水中，見秦大哥只一個照面，就被獲遭擒，可惜咱們堂堂男子漢。」

　　金頭虎在一旁胡說一氣，工夫不大，衣服被江風吹乾，三人這才夠奔虹橋鎮悅來店。

　　姑娘將老婆子打發走了，自己遂夠奔江沿，叫老嘍卒預備船隻。連雲山另有姑娘的花船，兩個老嘍卒充當水手，他人不許動

用。但是姑娘長這麼大，可沒有出過連雲山，有時候同著老寨主在本山中散逛，看看荷花，今日姑娘叫老嘍卒預備船出山，老嘍卒

說道：「天氣尚且未亮，姑娘出山何事？倘若被老寨主知道，我們這大年紀，不知攔阻姑娘，豈不受老寨主責備？要是別人跟隨姑

娘，尚有可說，連一個人都沒跟著姑娘，姑娘獨自一人，焉能出山？」列位，這兩名水手全都是六十多歲的人，老寨主都知道品行

端正，老誠可靠，所以才叫給姑娘當水手。老水手這一攔阻姑娘，姑娘杏眼圓睜，雙眉倒豎，遂大聲叫道：「老水手！我有要緊之

事，若是稟明老寨主，可就來不及啦。你們趕快開船，萬事皆休；如其不然，要誤了我的大事，留神你們兩條老命！」語畢，伸手

撤跨虎籃。老嘍卒一看姑娘急啦，明知道不開船是決辦不到的，二人遂齊聲說道：「姑娘，倘若被老寨主明日知曉，怪罪下來，可

求姑娘給我二人求情，留我們這條老命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你二人請放寬心，我是避難之人，我還能害人嗎？我不能這一輩子落的永

無家業，避難深山，我要安排後來的結果，你們二人快開船吧。」老嘍卒不敢怠慢，搖動花漿櫓奔山口而來。工夫不大，將船靠

岸，姑娘背定跨虎籃，由船上縱至岸上，叫道：「老嘍卒！無論何人前來，也不許動用我的船。在此等候，不許擅離。」老嘍卒連

聲答應。

　　姑娘下了船，直奔虹橋鎮而來。其時，金頭虎劉雲、蕭銀龍三人在葦塘中曬衣服，姑娘早就看見啦，三人所說的話，俱被姑娘

聽去，故此姑娘下船，夠奔虹橋鎮而來。

　　不表姑娘夠奔虹橋鎮，再表劉雲、賈明、蕭銀龍三人，在葦塘中將衣服脫下，擰了擰水，放在葦梢上，江風一吹，半乾的衣服

穿在身上，三個人遂奔虹橋鎮而來，一路無書。來到店中，黃三太問道：「怎麼不見秦浩遠大哥回來？」銀龍與劉雲遂將山中之

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及至說到姑娘與劉雲動手的時候，傻小子賈明接著說道：「劉雲在連雲山住了好幾天啦，跟姑娘一定認

識。一見面的時候，劉雲臉兒紅啦，拿鞭就打，姑娘並不還手，一個勁的向後退，劉雲一個勁擠兑人家，人家要再向後退，可就退

到水裡啦，這才用傢伙跟老七還招。那位姑娘大嫂子，使的那個傢伙，也不知叫什麼名字，看著好似兩個護手鉤合一塊一樣，兩面

是鉤，當中有一個寶劍尖子。劉雲的鞭穗子，被鉤就給鉤住啦，趁勢要向下一帶，可就擦了劉雲的臉啦，姑娘大嫂子恐怕傷了劉雲

的臉兒，先向下坡一帶，劉雲的臉看看落地，姑娘又向上猛勁一提，劉雲就來個仰面朝天，一抬腿，一腳踢在水裡去啦。倆人要不

是有交情，有多少劉雲都完啦。秦浩遠大哥，可就吃虧了，也不管碰著臉沒有，照定腰上踹了一腳，叫婆子就給捆了啦。」劉雲聞

聽臉兒一發紅，叫道：「賈五哥！咱們是磕頭弟兄，你不可血口噴人。我在山裡住了兩天，我並未見那丫頭，所有的情節，都是張

德福與我所說，今天話是擠出的，要不然我可不能說。提起我劉雲身價來，不比列位低，我是宜化府總兵公的後人，三年任滿回

家，在大江之中遇見水賊，我父是兩榜出身，兩箭射死兩個賊人，賊人在山上用巨石砸船，砸得船底現天，我全家盡喪。也是我命

不當絕，我抱著一塊船板子，漂流到江沿，我義父在江船上望景，將我打撈上岸，帶到家中，教授我武術。」劉雲因為傻小子耍笑

自己，正在發牢騷之際，就聽後窗戶外一聲叫道：「劉雲兄弟！你可憶想苦命的姐姐了？」劉雲一聽，仍是山中姑娘的口音，對著

後窗戶唾了一口，罵道：「賊丫頭！別沒羞啦，誰是你兄弟？還不過來受死！」此時姑娘已經由房上過來，站在院中叫道：「劉

雲！你當真不認識姐姐了？」劉雲此時在氣頭上，又聽張德福言說姑娘與老寨主有染，分明就真知道是自己姐姐，當著大伙也不能

認啦。劉雲此時一看炕上放著一把單刀，伸手抄起單刀，縱到院中，口中叫道：「賊丫頭休走，著刀！」姑娘閃身軀，並不還招，

口中仍然呼喊「劉雲，你是我兄弟。」劉雲一刀緊似一刀，姑娘閃展騰挪，復又叫道：「兄弟！且慢動手，容姐姐將話對你說明，

你再動手也不為遲啊。」



　　劉雲焉能容讓，仍不住手。蕭銀龍與黃三太二人看著事出有因，黃三太叫道，「銀龍賢弟，你看姑娘口口聲聲呼劉云為弟，手

擎著傢伙並不還招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劉賢弟落江被救，想必姐姐也彼人救去。賢弟你由打劉雲身後，暗中將他的腰抱住，我奪他的

刀。無論有什麼事，容人家姑娘將話說完了，再動手尚還不遲。再者你看姑娘並不是打仗來的，姑娘泣容滿面。」蕭銀龍聽黃三太

之言，說道：「兄長此言正合我意。」於是蕭銀龍遂繞到劉雲身後，將劉雲抱住，黃三太捋住刀盤子，叫道：「劉雲賢弟且慢動

手！容姑娘將話說完，再動手不遲。」姑娘遂叫道：「劉雲兄弟！方才你在屋中所言，船底現天，你被人所救。你想想當時母親左

手拉著你，右手拉著我，禱告蒼天：『倘若事急時，船要翻了，蒼天有眼，可千萬留一奴兒女，莫絕後代香煙。』母親哭的如癡如

呆，忽然船翻，合船之人俱都落水，然後就不知所以了。」劉雲說道：「你滿嘴胡說，我沒有姐姐。你在山中與老寨主明為義父義

女，暗為夫婦，我都知道。總兵之女，焉有你這樣下賤的東西？」姑娘聞聽，只氣得幾乎栽倒塵埃，唾了劉石一口，說道：「耳聽

為虛，眼見為真。

　　這是你眼見還是耳聽？」劉雲說道：「我耳聽與眼見一樣，你們本山大寨主張德福告訴我的，那還能假嗎？」姑娘聞聽笑道：

「劉雲，你枉為男子漢了，交朋友你都分不出好壞人來。那張德福，他乃是下賤之輩，人事不做。我與老寨主一宅分三院，有時晝

間弈棋，或者談今論古，必有婆子在跟前伺候，內院連一個生人都不進去。有一日夜間，張德福無故的進後宅，被姐姐捉住，我要

將他殺了，婆子勸我，必須稟明老爺子，叫老爺子發落他，倘若經我手殺他，恐招人物議。那時節姐姐本打算裝作不知是誰，殺完

他再稟告老寨主，經婆子媽媽這一勸解，我才饒他活命，報告老寨主。老寨主叫將賊人抬到外書房，及至抬到外書房，老寨主一

看，原來是張德福下賤東西。老寨主問他到後寨何事？他言說他吃醉了，誤人內寨。老寨主有心殺他，又念他在連雲山有開山辟土

之功，老寨主為了半天難，才打了一百鞭子，放他歸前山，倘若再私進內寨必當殺之。那小輩從此以後便在外面造謠，破壞我與老

寨主的名譽。你枉為男子漢，枉讀詩書，連君子與小人都分辨不出來。你知道老寨主是誰嗎？」劉雲聽到這裡，已經暗自泣下，又

聽他姐姐一問老寨主是誰？他的氣兒不覺又撞上來了，遂大聲答道：「我為什麼不知道？老賊名叫虎頭大王方衝！」姑娘微笑說

道：「劉雲哪，你還在夢中呢。我一告訴你，你心中的疑心，就沒有了。大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，君子小人都有個耳風，老寨主並

不是虎頭大王方衝，他老人家乃是四大鏢頭之一，姓王名靈，人稱南俠老王靈，提起來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若不是有我墜累人

家，人家早落髮入山了。皆因為有我累墜人家啦，他老人家才隱姓埋名，佔山為王。要是出了家，廟裡怎能收留姑娘呢？」

　　三太與銀龍、賈明等。一聽姑娘說虎頭大王方衝，並不是方衝，原來為南俠老王靈，只聽得大伙膽裂魂飛！因為什麼呢？勝三

爺常常言說：「我勝英都低人一頭，人家不幹才顯勝三爺呢。一輩子行俠作義，四大鏢頭之中屬其第一，並且還是老大哥。」

　　如今私自進山，並且用藥喂毒蒺藜傷了人家啦。劉雲也常聽義父錢爺談論，知道老俠客行俠作義，是南七省最著名的人物，並

且還是盟大爺。誰都知是正人君子，張德福所說的話，俱都是妄造黑白，污辱好人。劉雲遂過去拉住自己姐姐的衣襟，大聲痛哭起

來。姑娘劉鳳蘭也哭的如同淚人一般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劉雲你也別哭啦，姐弟相逢乃是喜事，有什麼話到屋中再說。」

　　大伙俱都相勸，姑娘與劉雲這才同進上房屋止住了悲泣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劉雲與我們都是磕頭弟兄，並不是外人，請你落座休

息休息，吃一杯茶，然後尚有要緊之事，當面言講。」姑娘一聽，全都與劉雲是磕頭兄，萬般無奈，只得落座，叫道：「劉雲！南

俠老王靈不但是姐姐救命的恩人，而且惠及枯骨。當時救了姐姐，由江中又將父母的屍體打撈上來，置辦壽衣壽木，將二老雙親成

殮起來，居於八鬆嶺。並搭竹棚一座，遮風蔽雨，在八棵松樹上作的『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』逢年遇節祭祀，燒錢化紙。由打姐

姐九歲收為義女，老寨主親自請合山女眷寨主，在眾人面前焚香起誓，老寨主言說：『義父如不以義女當親生女看待，必然屍骨無

存，白骨見天。』那時節姐姐見義父起誓，姐姐也焚香起誓：『義女如不以義父當生身父母孝敬，不得善終。』自九歲到如今，姐

姐一十八歲，受義父教訓九歲，晝習文，夜習武，成全姐姐被難之人。昨日你到連雲山，老頭子本來連信都沒拆，就打發婆子告訴

老嘍卒，給你十兩銀子盤費，本山窮困不能收錄閒人。那時節姐姐正與義父弈棋，因見信封上有下書人劉雲字樣，姐姐遂問老寨主

為何不拆書看看？老寨主言說，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張德壽乃是張德福之弟，老道七星真人的門徒，行為極其卑劣，物以類聚，這

劉雲既然與下五門相近，不問可知，必不是良善之類。姐姐聞聽，遂對老寨主言說，昔日有一胞弟，名叫劉雲，落難江中，莫非此

人是我兄弟，也未可知。依老寨主說你兄弟決沒有存在之理，叫姐姐不必妄想啦。姐姐見老寨主不允收留，因念弟情節，不覺淒然

泣下，老寨主愛女情深，一見姐姐哭泣，遂允收留，偵察來歷。及至打開書皮觀看，果然來人姓劉名雲，年方一十四歲。

　　姐姐屈指一算，咱全家落江之時，為姐只九歲，你只五齡，今年你一十四歲，大概必是吾弟了，遂慫慂老寨主到外書房會客，

看看你的像貌是否相符。老寨主一看，果然與姐姐所說的像貌無異。及至問你的籍貫，你胡謅一回，並無一句實話，老寨主到後寨

對姐姐言說，你的籍貫不對，也不像兵公後人。姐姐仍然堅持說是我兄弟劉雲，想必別有緣由，不肯說出詳細情由。

　　於是老寨主才出主意，暫將你收留，同你到八鬆嶺，將父母被難落江之故事與你講演，倘若你是劉家之後，必吐露真情，昨日

才將你陪到八鬆嶺。你用藥喂毒蒺藜將人家打啦，初次見面，你就用毒藥暗器，暗算人家。」姑娘語至此，便哭泣著叫道：「劉

雲！劉雲！你於心何忍？再者，你對得起泉下的一雙父母嗎？」姑娘一面說著，一面淚如雨下。劉雲說道：「姐姐不要傷心，先將

老寨主的傷治好，先前不是不知道細情嗎。兄弟上山並不是專為暗害老寨主去的，皆因為張德福誣蔑姐姐與老寨主許多的不堪入耳

之言，我一想連張德福都算上，一個好人也沒有，兄弟若知老寨主是南俠老王靈，兄弟天膽也不敢觸犯。咱們別的事情全都擱在一

旁，我趕緊進山給老寨主治毒蒺藜傷去。」

　　姑娘說道：「那就不用你費事啦，老爺子自己有破毒蒺藜之法。我見老寨主說話的精神與跑的步法，絲毫不亂，大概不至於有

性命之憂。」劉雲聞聽此言，愕然說道：「連我義父對我都未曾言過破法，何以錢家獨門的暗器，別人有破法呢？」姑娘說道：

「你就不用多想啦，老寨主與錢士忠的交情比你近的多，四大鏢頭，情同骨肉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劉賢弟，你問問姐姐，秦尤果然

落在連雲山沒有？倘若落在連雲山，咱們將他的案子及張德福採花殺命之事，暗暗進山報告老寨主。老寨主與勝三大爺情同手足，

勝三大爺的事，如同老寨主的事一樣，此一去秦尤與張德福必定遭擒。」劉雲方一問姐姐劉鳳蘭，姑娘說道：「我沒有先和你說過

嗎？內寨裡一個男孩都不許進去，我焉能知道什麼秦尤呢？張德福既有這宗事，老寨主是萬不能容。」

　　蕭銀龍道：「姐姐你由打山裡出來，工夫也不小啦，老俠客的傷痕究竟不知怎樣？你還是自己回去，將店中之事略略的與老俠

客說一個底兒，然後我們便想法子見老俠客，捉拿張德福。還有一樣要緊的事，在山上被姐姐所擒的那位，並不是外人，他父與四

大鏢頭都是磕頭的弟兄，他乃是秦家峪秦二爺的大少爺。他在北京王府當差，請假回家省親，在此地遇上我們啦，我們是請出人家

來幫忙的。」姑娘又叫道：「眾位兄長賢弟，劉雲年輕不知事務，求眾家兄長賢弟千萬多要照顧。」黃爺與蕭銀龍說道：「請姐姐

放心，劉賢弟與我們如同親兄弟一樣，無論什麼事，他沒有不聽的。你就請回山寨，看看老俠客的傷痕罷。並求姐姐將此間大概情

形與老俠客稟明，劉雲就到連雲山請罪。皆因為秦尤是盜燈的正凶，關係最大，倘再行逃逸，我們眾人就有性命之憂。」姑娘與兄

弟相見之下，恨不得立刻將兄弟帶到連雲山請罪，姐弟團圓，戀戀不捨，哪裡肯立時就回山？還是劉雲催促姐姐趕快回山，倘若消

息走漏，秦尤逃走，兄弟就有拒捕毆差之過。姑娘眼含痛淚說道：「此事也不必我自己回去，還是大家同我上山。」劉雲說道：

「也好，咱們趕快看看老爺子的傷。雖有破法，倘有不測，為之奈何？」蕭銀龍聞聽，遂將大眾欲進連雲山之事，告訴了忠義太歲

梁芳，眾位這才起身。

　　此時天光已亮，來到水路，兩名嘍卒一看，有六七位男子，姑娘在先帶路。兩名老嘍卒交頭接耳說道：「為何姑娘帶著那些男

子？」說著話姑娘已到水邊，叫道：「水手攏岸！」水手說道：「若是光姑娘一人，當然攏岸，姑娘為何帶著許多男子？老寨主怪

罪下來，誰人擔待？」劉雲一聽水手不擺岸，船離岸不過一丈有餘，劉雲冷不防一個箭步，躥上船頭，叫道：「水手快快擺岸！不

然即殺爾輩。」水手無法，只好擺岸，眾人上船，姑娘將姐弟相認之事，對水手言明，水手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只好姑娘給我們作

主。」說著話已到後寨子牆，劉鳳蘭說道：「且叫他們眾位在牆外等候片刻，我姐弟且進裡面，將所有一切先報告老寨主，然後叫



他們眾位聽請。」劉雲將意思報告眾人，眾人俱都點頭答應。劉雲與鳳蘭姑娘縱上牆頭，進了內寨，姑娘說道：「這是後寨，向前

去再過兩道院就是老爺子住所。」姐弟說著話來到前院，東廂房三間，姑娘說道：「這是老爺子寢房。」姑娘遂掀竹簾而入，慢慢

叫道：「老爺子。」

　　老英雄聞聽，咳嗽一聲說道：「是鳳蘭嗎？」原來，老寨主中了毒蒺藜後，自己用刀割下指肚大一塊肉去，雖然不甚重，但是

那大年紀，如何受的了金刃之傷？翻來覆去，方才睡了覺。聞聽姑娘來啦，老英雄將姑娘喚入，劉雲也走到門前，姑娘問道：「老

爺子傷痕怎樣？」老英雄長歎一口氣說道：「不要緊。好一個劉雲，老夫若將他拿住，千刀萬剮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老爺子您別生

氣，那人正是我那苦命的兄弟劉云。」姑娘方說出劉雲二字，羊羔吃乳跪在牀沿下，叫道：「劉雲還不過來與老爺子賠禮？」劉雲

聞聽，掀開門簾進到屋中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義父，你老人家是我劉氏門中救命的恩人，孩兒不知。」老英雄站起身軀，說道：

「劉雲，你不仁，我就不義。」由牆上摘下跨虎籃，明晃晃奔劉雲剁去，只見劉雲低頭受死，一語全無。跨虎籃看看落到頭上，姑

娘一伸手將老英雄胳膊托住，說道：「義父大人看在我死去的父母面上，給劉家留一條根吧。」

　　老英雄哈哈一笑說道：「姑娘，你不托我胳膊，我也不殺他。他拿藥鏢傷我，我都不殺他，我試一試宦家兒的心腸耳。」老英

雄又說道：「孺子誠可教也。十四歲的孩子，能夠引頸待死，不與老夫反對。不知者不作罪，先前不知老夫之為人耳。」語畢，用

手一攙劉雲，叫道：「劉公子請起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。」

　　姑娘說道：「請義父上坐。」又叫道：「兄弟！你重拜義父大人救咱們的大恩。」劉雲不敢怠慢，趕緊磕了三個頭。南俠老王

靈說道：「不用拜了，咱父子且到後寨講話。」爺兒三個來到後寨，老寨主問道：「公子你到連雲山，所為何事？」姑娘說道：

「您就叫他劉雲，不必稱他公子了。」劉雲說道：「義父老人家，我哥哥黃三太由杭州碧霞山雙鬆嶺，解國家要犯秦尤，走到蘇州

地界，被賊人識破，救去秦尤。那秦尤兩次夜入皇宮內院，盜取聖上的九龍杯，國母的珍珠汗衫。」劉雲遂將秦尤脫逃始末根由，

對老英雄說了一遍，並將福雲居之事也告訴了老俠客，直談到本山大寨主刀殺五命採花作案，忠義太歲梁芳受傷等事。說到黃三太

眾人，現在牆外等候，老英雄問道：「都是何人之後呢？」劉雲說道：「俱都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勝三爺的高徒。」老英雄長歎一

聲說道：「我也聽了一面之詞啦。你趕快請小弟兄進後寨見我。」劉雲答應一聲，轉身來到後寨牆外，說道：「老寨主請眾位兄

長。」工夫不大，婆子開了後寨門，將弟兄六位引入。南俠老王靈已迎到門首，眾人一看南俠老王靈，年過古稀，精神百倍，真有

出世離塵之概。黃三太等常聽勝爺說：「王靈是大拜兄。」黃三太等不敢怠慢，爬在地下叫道：「老伯父！小姪男等與伯父磕頭。

」老俠客哈哈大笑道：「眾位賢姪少禮。且請屋中落座，愚伯尚有話說。」

　　眾小弟兄磕完頭，站起身形，跟隨老俠客進了東廂房。老俠客叫道：「眾位賢姪！我隱姓埋名已二十餘載，合山之人，全都知

老夫叫虎頭大王方衝，王靈二字，誰也不曉，都只為收留義女，泄漏我的真名。我要求眾位一件事，以後見了我那勝三弟，千萬不

許提我的真名。我在此山，無事不常下山，只知耕耘，不曉其他。前幾日有秦尤到來，下帖拜望，皆因為他是明清八義後人，我將

他接進後山。秦尤一見我，磕頭便拜，言說勝英要斬草除根，所以綠林道犯的大命案，勝英都按在他的身上。我一聽此言，我很埋

怨勝英不仁，我就給了他幾百兩銀子，打點了細軟物件，派老嘍卒僱了一隻大船，送他回太倉州，叫他攜眷遠逃，永遠也不許再露

面了。秦尤這一遠走，永遠也拿不著啦，勝三弟的官司，永遠也完不了啦。你們就將我帶到當官，我打縱放秦尤的官司。救秦尤不

死，完勝英的官司。」大伙聞聽一怔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別打這場官司，先叫我勝三大爺打官司，然後我爹再替我打官司。

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恩師豈能讓你老人家赴湯投火？你老人家的事，若被我恩師知道，他老人家還得替你老人家去呢。」蕭銀龍杏

子眼一轉，口中叫道：「伯父！秦尤已走，暫且不成問題，也不必解決。先將大寨主張德福拿獲，以免逃逸。」老寨主說：「此話

誠然。」蕭銀龍又說道：「我們還有一位朋友，被劉鳳蘭拿住。他是雙錘將秦格良的少爺。」老寨主未等銀龍將話說完，叫道：

「婆子傳話！將秦少爺放回。」老嘍卒由聚義廳將秦浩遠縛著二背推來。老英雄親解其縛，劉雲說了底細，秦浩遠磕頭拜見伯父。

　　老英雄一笑，說道：「一輩新人換故人，長江後浪催前浪。盟弟之子都成丁了。」老英雄遂叫眾人在聚義廳四外埋伏，然後一

擊雲板。前寨方起牀梳洗，聞聽聚義廳上擊雲板，俱都雲集聚義廳。南俠背後背定跨虎籃，到聚義廳咳嗽一聲，坐在金交椅上。張

德福帶領眾人俱站立兩邊。張德福開言說道：「老爺子為何這早升廳，有何要事？」南俠說道：「大寨主，人位齊了嗎？」張德福

回說：「都齊啦。」老英雄坐上說道：「眾位也有見過我的，還有來二三年沒有見著我的。然而眾位來到小山的時候，我俱都傳山

令，我這是莊稼山，不做搶奪的買賣，不許採花殺命。前幾天蘇州府城裡關廂，有刀殺四命拒捕毆差之事，又有劫船搶客之事，傷

了客人水手，連保鏢的共合傷人命六七條，有會水性的借水遁逃走。此事你們二十七位寨主，但不知是哪位作的案子？誰的案誰

說。你們若是說了，自去打官司，沒有列位的事。誰作的案，若是不說，倘被官人知道連雲山所為，必然前來抄山，那時也是全山

盡毀。誰作的案子快說，若不然，我先亮跨虎籃將你們這二十七位斬首，然後我一自盡。」說著話，噹啷啷一聲響亮，亮出跨虎

籃，二十七家寨主面面相覷。老寨主問的很急，大伙無法，只可說道：「老寨主請息怒，這都是大寨主做的案子，我們未敢助惡。

」老寨主說道：「張德福，你與他們二十六位對詞。」張德福聞聽，嚇的顏色更變，閉口無言。老寨主說道：「理屈詞窮，必是你

所為無疑了。」賊人心中暗道：「三十六招，走為上策。只要我一沾水，就算逃啦。」一退步，縱上聚義廳，由前坡到後地坡，方

要下房，有一人二指一按繃簧說道：「萬惡之淫賊，哪裡逃走？」出其不意，賊人中了袖箭，翻身落房。起來方要逃走，縱過來一

道黑影，喊道：「小子你哪裡走！」過去一腳，又將賊人踢倒。西敞廳下來兩人，南配廳縱下兩人，俱都亮出兵刃，楊香五過去，

將賊人捆綁起來。聚義廳群雄俱都愕然。老寨主說道：「眾位寨主不必驚慌，決沒有大家之事。」老寨主又說道：「水旱田每年收

下來，除去挑費，大眾均分。今年方才七月，尚未到秋後，水旱田沒有希望了，趕緊將你們自己私蓄收拾好了，各自下山，不准再

入歧途。大寨主採花殺命，拒捕毆差，他去打他的官司；秦尤是我縱放的，官司我打，你們各自回家，骨肉團圓去吧。後寨可不許

去，倘若違令，仍照山令施行。」大伙俱都說道：「我們廿六人願與老寨主生死相共，不願獨生，因老寨主對待我等恩深義重，豈

忍驟然離別？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」老寨主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夫領大眾的情了。但是不是那樣的事，大家趕緊照我的話快辦

去吧，千萬身歸正業，勿以身試法。我七十多歲之人，還能活一百年嗎？風燭之年，死不足惜，大伙前程遠大，望好自為之。」老

英雄語畢，淚如雨下，眾人也全都落淚。大伙見老寨主言由心發，也只好各自收拾自己的東西，紛紛下山回家去了。老英雄又將自

己的歷年積蓄，叫後寨的丫環、婆子、老嘍卒等均分，惟有姑娘的四隻箱子不動。鳳蘭在老寨主身旁，老英雄回頭叫道：「女兒你

將鑰匙取出，打開這四隻箱子。」又叫道：「劉公子請過來。這兩隻箱子是在江中打撈令尊的屍體時撈上之物，乃是令先君為官時

的儲蓄，父業子受。這兩隻箱子是老夫保鏢及種地所獲之財，給我女兒作為嫁妝。你為胞弟，應與姐姐擇夫定室，可千萬要文武全

才，莫負了老父一片苦心。大概令先君家中還有田產，日後你起靈回家另葬。」又道：「劉雲，我教養你姐姐八九年的工夫，今已

十八歲了。也不是老父誇口，可稱文武全才。」又叫道：「姑娘，你以後出閣，千萬可記住一言，溫良恭謙讓。」姑娘落淚答應：

「謹遵義父之命。」老英雄又說道：「我放秦尤，我打官司；張德福拒捕毆差，採花殺命，他打官司。眾位先將我捆上吧。」大伙

聞聽，全都面面相覷。黃三太說道：「我等送你老人家到案，我師傅豈能饒我們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爺作爺當，兒作兒當，公事公

辦。秦尤遠走高飛，你們眾位怎麼交代？」傻英雄金頭虎說道：「都叫張德福打了這場官司就完啦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張德福自有

口分辯，臨到堂，咬出老夫，仍然不免打官司。此乃虧心之事，豈可做去？」

　　金頭虎說道：「老太爺，我有法子，叫他當堂說不出話來。」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！你將匕首刀拿來。」金頭虎用手將張德福鼻

子一頂，用刀將嘴撬開，遞進刀去，刺下半個舌頭，張德福鮮血直流。金頭虎說道：「無論到哪衙門裡頭，他都說不出話來，只好

打啞謎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他會寫字，他會搖頭擺手。此為下愚之計，官司還是我打。」賈明扔掉半個舌頭尖，對老寨主說道：

「您看看。」老寨主一看，是一塊舌頭尖，說道：「賈明何必出此一舉招人物議？老夫是非自己打官司不可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

好好，就叫您打官司去。」金頭虎遂叫道：「香五、李煜、秦爺！你們附耳過來。」金頭虎對這三位如此這般，派他三位去辦，叫



道：「老寨主！你非打官司不可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那是誠然。」賈明說：「不打官司也得行啊，我還怕你跑了呢。帶上點東西

吧！」一抖飛抓百鏈鎖，老寨主一伸頭，將老英雄鎖住。姑娘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原來是假厚道，仍然叫我義父打官司。」金頭虎

提著鎖鏈就走，走到頭道山口，賈明將鎖鏈一摘，說道：「您上哪打官司去？您幫劉雲起靈去吧！」

　　姑娘說道：「義父你千萬別固執了，有你一日，我不出門子，我伺候你老人家幾年。」老英雄心中說道：「這更壞啦，我要再

活個十年八年的，豈不誤了我女兒青春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們不叫我打官司，我仍然回去，我還占我的山，嘍卒、寨主知我回

山，不等三日就能復如舊觀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回不去啦，您向山裡看看吧。」老英雄回頭向山裡一看，烈燄騰空，瀰漫

遮天，老英雄長歎一聲說道：「我欲打官司，你們都不叫我去。好好，我自有主意。」老英雄說完了話，翻身向山環裡便跑，眾人

在後追趕。鳳蘭姑娘在後面大聲喊道：「義父意欲何為？千萬看在苦命的女兒身上吧！」跑到西山環，老英雄才止住腳步，大伙已

經趕到了。老英雄遂對大伙說道：「老夫縱放秦尤，賢姪們不能早日完案。我也沒有別的法子，我一死以了事。」又向姑娘說道：

「賢孝的義女，為父與汝永訣了。現在有你的胞弟，可以給你擇夫嫁主，你姐弟還緊記老夫一語，男要忠良，女要貞節。」語畢，

老英雄雙手一抱頭顱，跳人萬丈深澗，姑娘方要去拉，已經來不及了，就聽「噗咚」一聲，老英雄王靈死於非命。姑娘放聲大哭，

叫道：「義父你好狠心哪，苦死為兒了，你教養女兒八九年之功，女兒立志虔心孝順你老人家幾年，不想你老人家中途死於非命。

義父您在黃泉路上等一等孩兒。」語畢，姑娘直奔山澗就要跳澗。蕭銀龍在旁說道：「劉雲賢弟，還不將汝姐拉住？千萬不要悲

哀，老俠客這是恐怕義女不忍義父遠離，故此行此拙見。諸位請想，此山是老俠客自己所開，地理必然熟悉。你們眾位看看，這道

山澗雖然深不見底，乃是活水，水聲潺潺，必然通達河海，老俠客會水，借水路遠走，他年父女必有相逢之期。」劉雲將姐一把揪

住，問道：「老爺子水性如何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水性甚高。」

　　劉雲說道：「據銀龍六哥所言，老俠客借水遠走，未嘗不對。姐姐請釋悲哀，以後自有相逢之日。」經銀龍這麼一解釋，眾人

也俱都明白，大家這才預備船隻，押解著張德福，先夠奔悅來店。

　　天交晌午，眾人到悅來店，黃三太偕同忠義太歲梁芳，押著張德福解往蘇州府，萬丈分水小白猿幫助劉雲姐弟起靈。張德福到

了蘇州府，將刀殺五命搶劫船客之事俱都招認，以筆寫字招認。三太與忠義太歲梁芳二人，將老英雄跳山澗，屍骨無存，報告了蘇

州府。蘇州府詳了公文，將張德福送到江蘇院衙，欽差大人過堂，問成死罪，即將張德福斬首於蘇州。行文書各州府縣，捉拿秦

尤，捉獲後就地正法。閔德潤自己打了盜燈的官司，被殺於北京，閔德潤雖身首異處，落了個「孝義」二字。小弟兄們將公事交代

完畢，俱各回歸鏢局，暫且不提。

　　返回再表正文，且說勝三爺自雙鬆嶺碧霞山與劉士英結為金蘭之好，劉士英父子回家為業，棄了山寨。勝爺獨自一人回歸直隸

莫州，沿路上曉行夜宿，看了些青野景況，走到江蘇地界，躲著鏢局子走，一路上無書。這日勝爺來到直隸莫州。直隸莫州古城村

路南是勝三爺的宅院，適逢老家人在門前閒眺呢。

　　老家人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您可來啦。你要再不來，過八月節，我與勝奎少爺，就要找你去了。」勝爺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從

此永不出世了。」老家人接過小包裹，進了上房，眾家人都來拜見勝爺，勝爺一看，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童，勝爺不認識，問家人

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勝奎答道：「去歲孩兒逛莫州廟，遇此子逢人討錢，孩兒一問他何以幼年流為乞丐，才知道他本是山東人，與

父母逃荒來到莫州，他父母俱都病故。孩兒遂問他：『用你當書童願意不願意呢？』他一聽很歡喜的，他言說：『願意當書童。』

孩兒遂將他收留在家中。」勝爺點頭含笑說道：「吾兒倒有側隱之心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此子何名？」勝奎代答道：「此子姓孟名

福。」勝爺與孟福道：「我有心派人將你送到山東，再賜給你幾十兩銀子作本錢，做一個小生意，以免流落他鄉，親戚不能團聚。

」孟福聞聽，眼含淚答道：「者爺子，孩兒蒙少爺收留，雖是當書童，少爺並不以我當作書童對待。再者說我若有親丁骨肉，我焉

能與父母逃荒至此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若願久居於此，老夫將你收為螟蛉義子，孟福你可願意？」小孩也真機伶，聞聽勝爺一說收

為義子，爬在地下就給勝爺磕了一個頭。勝爺哈哈一笑叫道：「老家人！從今後你們俱都以二少爺呼之，你們大家待大少爺與二少

爺要一律相看，不許藐視。」男女下人等俱都拜完了勝爺，又拜了二少爺。從此後勝爺在家樂守田園，白天教授二位少爺文學，晚

間傳授二位少爺武藝。光陰荏苒，時至新年，勝爺遂與鏢局子修了一書，言說自己少年很受了些風塵之苦，得了五癆七傷之病，如

今願在家養病，候痊癒時再回鏢局，望大家都精心生意等語。鏢局子與勝爺來信，遂將秦尤逃走，南俠老王靈之事，報告了勝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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